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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年
,

朱希祖先生发表 《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 》
,

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间题进行全面而

细致的考证�
,

朱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
�

以后不少研究南明史及郑成功历史的

学者都参考了这一文献
,

有些论著
、

文集还加以引用或重刊
,

但鉴于这段史事纷纭复杂
,

有

关南明档案又大部分散失
,

因此朱先生的考定仍是需要认真检讨的
。

笔者在未刊的惠安 《王

忠孝公全集 》里发现了一些新史料�
,

结合已刊南明文献
,

感到朱先生的结论有 些 未 必 准

确
�

由此不揣浅陋
,

特作
“

新考
” ,

以就教于方家
�

朱先生考定郑成功受明封爵共有五项
�
忠孝伯

、

威远侯
、

漳国公
、

延平王
、

潮王
�

其中

关于延平王之封
,

朱认为
� “

案封延平王
,

盖有二次
�

第一次万年英贵救来封
,

成功辞表不

敢受
。

⋯⋯第二次盖行在得此回奏
,

即遣漳平伯周金汤
、

太监刘国柱于永历九年四月至思明

州
,

贵救印颁发勋爵 �杨英从征实录 � �
所责救印即延平王救印也

,

所颁勋爵即甘辉等勋爵

也
’ �

因此郑成功实际受封延平王的时间应在永历九年四月
。

但据 《王忠孝公全集 》资料
,

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的时间却在永历十三年六月后
。

《全集 》卷四疏奏类载永历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忠孝上桂王纶绰远颁恩疏云
� “

去年陆月

内漳平周金汤以册封至
,

总监刘口口 �国柱
—

笔者加
,

下同� 以颁救至
,

始 闻滇 中 退口

�虏� 情节
,

欢作若狂
�

臣从诸臣后
,

恭行朝见礼
,

旋从监臣择日会诸臣恭领救书讫
�

⋯⋯

新封延平郡王臣口口 �成功� 称东南劲旅
,

其入长江破瓜镇也
,

骚驳乎中原震动矣
,

既胜而

挫
,

事与愿违
,

然闻江南民心思明
,

所向如一
,

亦可 卜口 �虏� 运之将迄也
” �

《王忠孝公全集 》 为清末王氏后人所辑
,

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
�

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
�

一
、

漳平伯周金汤
、

太监刘国柱抵达厦门的时间是永历十三年六月
� 二

、

周
、

刘两人所司职

责各不相同
�
周金汤负责

“

册封
” ,

刘国柱负责
‘

颁救
” ,

册封是对郑成功的
,

而颁救则给

甘辉等人晋爵也
� 三

、

郑成功这次受封的是延平王而不是其他
� 四

、

郑成功的延平王亦可称

为
‘

延平郡王
”

�关于这一点
,

台湾学者争论十分激烈�
,

但这里却找到了延平王与延平郡

王可以互称的直接证据�
。

上述认识是否准确� 具体地说
,

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究竟在永历九年四月还是在十三年六

月后 � 为 了进一步加强已得结论
,

以下再从两方面加以佐证
。

一
、

张煌言曾于
‘

戊戌
”

年即永历十二年写了一篇祝贺郑成功晋封延平王的
“

贺延平王

启
” ,

言称
“

东藩新膺殊礼
” �

,

可见延平王之封不可能在永历九年四月
�

台湾学者毛一波

认为这篇贺启是贺封潮王的
�

他说
� “

如果潮王不是永历十一年所封
,

则煌言不会到了十二

年才写贺启的
,

⋯⋯我仍赞成朱希祖的考定
” 。

�但毛先生没有进一步分析贺启的内容
�

如

果说这贺启是贺封潮王的
,

那么题目就不应是
‘

贺延平王
”

而应写成
“

贺潮王
” ,

为什么没



有呢 � 如果说是因为郑成功对潮王之封
“

辞不敢受
”

而不写
,

那么上这样的
“

贺启
”

还有什

么意义 � 再者
,

贺启中有
“

礼优同姓
” , “

新膺殊礼
”

之语
,

按明制
,

外臣生前不封王
,

直

到永历帝偏安一偶
,

为了鼓励抗清
,

才破例封异姓为王
。

郑成功受封延平王正是荣膺
“

礼优

同姓
”

的
“

殊礼
” ,

若到了晋封潮王
,

则怎又可以称为
“

新
”

� 所以
,

这篇贺启可以被确认

为是贺封延平王的
。

但有一个间题
,

前引王忠孝奏疏说郑成功受封于永历十三年六月以后
,

而这里张煌言怎么在前一年就写
“

贺启
”

呢 � 这涉及到授封与受封的时间差
,

后文将述之
。

二
、

我们从徐孚远的称号变化也可以判断郑成功封延平王的时间
�

徐孚远为明末几社六

子之一
,

闻名遐迩
,

甲申后
,

先事隆武
,

再事鲁王
,

后事永历
,

鲁王曾晋他为都察院左金都

御史
,

永历封成功为延平王的同时
,

也晋徐为左副都御史�
�

因此
,

只要查明徐孚远的称号

变化
,

郑成功封王的时间亦可明了了
�

查永历十二年二月
,

徐孚远 曾贵疏往行在复命
,

其时

王忠孝亦有一疏附之
,

其后徐孚远在安南受阻
,

王忠孝又连上两疏
�

王忠孝在此三疏中提及

徐孚远
,

皆称
“

右金都
”

或
“

全都
” �

, “

右金都
”

应为
“

左金都
”

之误
,

即鲁王授予的
“

都

察院左金都御史
” ,

可见此时徐孚远尚未晋左副都御史
,

也就是说在永历十二年二月以前郑

成功是尚未受封延平王的
�

朱希祖考定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的时间
,

主要依据永历帝的封册以及给徐孚远 的 两道 救

谕
。

应该说这些都是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
,

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都没有日期
,

朱先生根据册

文和救谕 �以册文为主 � 的内容来判断时间
,

其难度很大
,

也难免出错
�

如册文说
“

绝燕山

之伪款
” ,

既可解释为永历七年正月郑成功复书回绝郑芝龙差官之招抚
,

又可解释为在此后

的整个清郑和议中郑成功的态度
�

又如
“

覆虎穴之名酋
” ,

既可解释为永历七年五月海澄败

清固山金励之役
,

丈可解释包括以后的北上福州
,

败清世子王及阿格商诸役
�

再如
“

戈船浪

泊
,

转战十年
” ,

既可解释为三至七年间成功转战漳
、

泉
、

潮
、

揭
,

又可视为三年直至十一

年间成功的南征北战
�

朱先生正确地指出永历帝的册文应作于永历七年五月以后
,

但它的下

限只能依据其他史籍来判断
,

而南明史籍歧异纷纭
,

令人莫衷一是
,

以此来判断时间是很难

把握的
。

导致朱先生判断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把周金汤等人的行踪弄乱了
�

朱先生认为周金汤

作为使者到厦门共有两次
�

第一次在永历九年四月
,

与刘国柱贵印册封成功为延平王
�
第二

次在永历十一年十一月
,

偕黄事忠封成功为潮王
�

其实周金汤到厦门仅有一次
,

即永历十三

年六月与刘国柱同抵厦门
,

所以
,

下节我们着重就永历帝遣使封王的过程作一些分析
�

永历帝决定封成功为延平王当在十一年九月间
,

《台湾外记 》对此有详细记述
,

下删引

一段
�

�前略� 永历 日 � “

卿所奏甚合时宜
,

当议王号
� ”

孟锥日 � “

当以延 平 一府 封

之
,

俊江南有功 日
,

再晋封
‘

一字亲王
, ,

方见次第
� ”

永历依议
�

着礼部铸
“

延平王印
” ,

并册一道
,

另着杨廷世
、

刘九皋
,

举成功部下将官有功者奏闻
,

以便加爵
�

�中略�永历

遂封王秀奇为
“

祥符伯
” ,

马信为
‘

建威伯
” ,

甘辉为
“

祟明伯
” ,

黄廷为
“

永安伯
” ,

万礼为
“

建安伯
” ,

陈辉为
“

忠靖伯
” ,

洪旭为
‘

忠振伯
” ,

郑泰加少傅
,

其余侯伯印

数十颗
,

以赐有功
�

另以六部郎中各一员
,

随师纪录
。

赐上方剑
,

便宜行事
。

又 自书手

诏
,

令其速进江南
,

伸大义于天下
,

号召英雄
,

勤王迎驾
�

遣漳平伯周金汤
、

太监刘国



柱资印册
,

同杨廷世
、

刘九皋从广西间道
,

由粤东龙门航海来厦
。

�

永历帝封成功为延平王的目的十分明确
,

一方面是为了奖励有功
,

另方面更是为了鼓励

抗清
。

盖永历帝自十年因孙可望反叛而驻哗云南后
,

西南局势岌岌可危
。

他一方面积极谋求

打通缅甸后路
,
另方面联络各地抗清力量

,

准备组织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反攻
,

而这次重要的

军事行动便决定于封成功为王之际
�

永历帝救谕徐孚远云
� “

今践既进封赐姓成功为延平王
,

命其出师恢复 东粤
,

灵 我 臂

指
,

且一面联合直浙义旅
,

以窥金陵心腹
,

以成联分道北伐
,

扼吭扮背之势
” 。

又云
� “

是

用特救谕尔
,

俘知联今秋必督诸王侯各路大举北征
,

尔其赞助行间
,

指挥进取
,

与延平王朝

夕龟勉
,

用建奇勋
,

联于尔有厚望焉
” �

。

可见封成功为延平王与这次军事行动密切相关
。

而所谓的
“

联今秋必督诸王侯各路大举北征
” ,

当是指永历十二年的秋季
,

因为封成功为王

在十一年九月
,

然后派遣使者
,

路途往返
,

非数月而莫办
�

永历帝为了确保这次军事行动能

如期无误
,

同时又由于册封
、

宣慰
、

约兵事情较多
,

因此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前往厦门
,

与本

题最有关系的是黄事忠
、

周金汤
、

刘国柱等三人
。

黄事忠抵达厦门的时间最早
,

永历十二年二月王忠孝上疏云
� “

年来道隔音稀
,

适兵部

郎中黄事忠资到诸勋臣救书数道
,

缕述情形
,

方知皇上移哗滇南
” 。

� 徐孚远致安南西定王

书亦云
� “

黄职方事忠者
,

⋯⋯皇上命之资奉诏书至踢姓营
,

约 以进兵
,

赐姓遵奉
,

会合群

帅
,

统率大师
,

将直抵金陵
。 ”

。 由此可见
,

黄事忠抵达厦门当在永历十二 年 的 一
、

二 月

间
。

他的主要任务是
“

约以进兵
” 。

然而进兵与封王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
,

黄事忠不可能

不将决定封王晋爵事告诉海上
,

永历帝给
“

诸勋臣救书数道
” ,

也不可能不述及此事
,

以鼓

舞士气
�

因此海上得知封王的消息当在永历十二年初
,

而这一年张煌言上贺启亦是情理之中

的事
。

周金汤
、

刘国柱出发的时间当比黄事忠迟
。

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责印册授封
,

而要铸
�

数十颗
”

印并非短期所能办到
。

周金汤等离开行在后
,

即取道桂林
、

出龙门
,

然后航海至

厦
,

途中经历千辛万苦
,

抵达厦门已是十三年六月
,

此时郑成功正在长江军次
,

无法受封
。

因此郑成功实际受封延平王的时间当在永历十三年九月
,

即成功搬师回厦以后
�

由于黄事忠

与周金汤
、

刘国柱的行期较为接近
,

而且所负使命也有联系
,

许多史籍如郑 亦 邹 《郑 成 功

传 》
、

陈乃乾等撰 《 明徐阁公先生孚远年谱 》等
,

往往把这两段事混为一谈
,

实误
。

沈云 《 台湾郑氏始末 》载
�

永历十三年七月
,

南京战败
,

成功损兵折将甚多
, “

欲自到

以谢死者
,

全斌及诸将泣谏乃止
,

遂编素哭祭
,

悲号咽江
,

躬师吊恤
,

抚创演
,

遣使奉表永

历
,

请贬王爵
” 。

又载
“

九月
,

师还思明
,

前使永历者道阻反命
,

诸将请仍王号
” �

。

由此

可见
,

在永历十三年七月
,

成功曾遣使奉表
,

自贬王爵
,

可能此时成功已得知册使抵达厦门

的消息
,

而南明诸书多载成功对延平王之封先是
“

辞不敢受
” ,

来源似在于此
。

九月后
,

由

于使者
“

道阻反命
” ,

又在诸将的劝说下
,

才勉强受封
�

但以后成功一直未用延平王印
,

考

其根源
,

盖出于长江兵败
,

无功不称用也
。

既然郑成功实际受封延平王的时间在永历十三年九月
,

那么与之相关的漳国公
、

潮王的

受封时间也值得重新考虑
�

朱希祖考定成功受封漳国公在永历三年七月
,

然而此说不无疑问
�
一

、

朱希祖又考成功



里封威远侯在永历二年十月
,

从威远侯到漳国公仅有数月时间
,

此时成功刚起兵不久
,

战绩

未显
,

为什么在几个月内一封再封 � 二
、

上文已考定永历帝授封延平王在十一年九月
,

从漳

国公到延平王相距达八
、

九年之久
,

此时成功已称雄海上
,

为东南一柱
,

怎么可能要这么长

时间才晋一爵� 三
、

永历帝于三年十一月有一救谕给徐孚远
,

文内对郑成功 的称呼 是
“

国

姓
”

而不是
“

漳国
’

�详下 �
,

如果说漳国公之封在三年七月
,

那么此时正值新封伊始
,

是

必称新爵的
。

由此明显可见
,

朱希祖的结论仍需重新检讨
。

查永历帝六年给徐孚远的救谕中犹称成功为
“

国姓
” ,

到了八年
,

始称
“

漳国助臣
” ,

可见漳国公之封当在六年以后
,

但不出八年之外
。

江日升 《台湾外 记 》 载
�
永 历 七 年

“

六

月
,

监督池士绅奉成功令
,

以蜡丸贵帛疏
,

由陆路诣广西行在
,

报
‘

杀陈锦
、

败杨名高
,

捷
�

回同兵部侍郎万年芳贵永历诏至
,

晋封成功漳国公
” 。

� 这段记载较为可信
。

永历帝封成功

为漳国公
,

是由于他在漳泉抗清有功
� “

杀陈锦
、

败杨名高
” ,

此后又有破固山金励之役
,

永历帝因功给他晋爵
,

理所当然
�

又据沈云 《台湾郑氏始末 》载
�

永历七年
“

八月
,

永历改

封成功漳国公
”

�
。

沈云此段记载与 《外记 》略同
,

但时间更为可信
,

因为池士绅责表往行

在是在五月败固��� 金励之后 �
,

从厦门行抵安龙大约需三个月时间 �
,

如果在五月内或六月

起程
,

是年有闰六月
,

那么行抵安龙约在八月
,

永历帝闻报即给成功晋爵
,

然后 遣 万 年 英

� 《外记 》载万年芳
,

误� 偕池士绅往厦门授封
,

不过他们抵达又是数月以后的事了
。

永历帝封成功为漳国公
,

其目的除了奖励漳泉战功外
,

更重要的是为了策励 他 感 恩 图

报
,

举兵南下
,

会师李定国打通西南之路
。

永历帝在八年给徐孚远的敦谕说
� “

仍一面与勋

臣成功商酌机宜
,

先靖五羊
,

会师楚
、

粤
,

埃稍有成绩
,

尔等即星驰陛见
, ,

以需简任
”

�
。

所谓
“

先靖五羊
,

会师楚
、

粤
” ,

即是指联合李定国
,

打下广东
,

共图西进
。

以后李定国又

有数书致海上
,

约成功南下师期
,

显然也是秉承皇上谕旨的
。

如果说永历封成功为延平王 目

标在于
“

北上
” ,

那么此时晋封漳国公的目标则重于
“

南下
” ,

两 次赐封方向虽异
,

但勤王

的 目的却是一致的
�

四

如果说郑成功漳国公与延平王之封都是实实在在的
,

那么所谓的潮王之封却不如此
。

朱

希祖考郑成功受封潮王的时间在永历十一年十一月
,

但这是延平王之说
。

从现己掌握的资料

看
,

郑成功受封潮王
,

实际上是不存在的
。

理由有二
�

一
、

永历帝封成功为延平王在十一年九月
,

册使抵达厦门在十三年六月
,

而此时永历帝

已避难缅甸
,

海上与行在的联系完全中断
。

再过两年
,

永历帝便遭杀害了
,

在这 样 的情 况

下
,

永历帝既没有时间
,

也没有可能去晋封成功为潮王
。

二
、

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
,

当时郑克演缴出的印册也没有
“

潮王
”

一印
。

刘献廷

《广阳杂记 》载
’ “

郑克埃降日
,

奏缴延平王册一付
,

延平王印一颗
,

招讨大将 军 正 印 一
�

颗
,

副印一颗
,

⋯ ⋯又郑成功受明御营御武副军勋戚关防一颗
,

御营协理行在宗人府关防一

颗
,

御营御武副中军总统御前军务印一颗
,

忠孝伯印一颗
” �

。

在这份清单里
,

仅有
“

延平

王册一付
,

延平王印一颗
”

是永历帝封的
,

其余都属于隆武时期
,

而没有潮王之印却十分明

显
。

既然潮王之封并不存在
,

为什么史籍上又有此记载呢 � 这个问题较为复杂
。

前引 《 台湾

外记 》载永历十一年九月朝议的情况
,

当时议封延平王
,

也议 了将来晋封潮王 �即
“

一字亲



王
’

� 的事
。 ‘

永历帝封成功为延平王是为了策励他北上金隆
,

但当时季定国等人都已封一字

亲王
�

因此决定
滋
侠江南有功白

“

� 即普他为潮王
,

是完全可能的
。

但这种意向通过众多使

者连同封延平王的印册一起带到厦门
,

再经众口相传
,

情况就完全变了
�

且看阮星锡 《海上见闻录定本 万的记载
�
永历十一年十一月

“

永历遣漳平伯周金汤
、

太

监刘国柱从海上至闽
,

贵延平王救印至
,

晋封潮王
即

画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这里连续用了两个

动词
,

记两件事
�

一为
“

贵延平王救印至
” ,

一为
“

晋封潮王
” 。

其实
“

贵延平王敖印至
‘

只能是封延平王
� 怎么又同时

“

晋封潮王
”

呢 � 如果连系 《外记 》的记载
,

便可知道前者是

实
,

后者是虚
。

晋封延平王是漳平伯周金汤
,

太监刘国柱的主要使命
,

而所 谓 的
“

晋 封 潮

王
”

仅是一种动议
,

议而未封也
。

如果说阮昊锡的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
,

那么这种矛盾还是可以理解的
。

它只不过是当

时传闻的一种反映
,

但如果再加上作者的判断
,

情况就大不相同了
。

夏琳 《海纪辑要 》载
�
永历十一年

“

冬
,

十一月
,

永历遣漳平伯周金汤晋招讨大将军延

平王成功潮王
” 。

又载
, ‘

至是
,

复差周金汤太监刘国柱从海道资延平王救 印 至
,

晋 封 潮

王
”

公
。

从夏琳的记载可见
,

后句与 《海上见闻录 》基本相同
,

而前两句在此基础上又进 了

一步
,

把封潮王一事肯定下来
。

再看杨英 《先王实录 》 ,

永历九年
“

四月
,

藩驾驻思明州
,

剿抚伯周金汤
、

太监刘国柱

自行在至州
,

贵救印颁发勋爵
�
晋封藩主潮王

,

忠振伯加少师
,

晋甘辉崇明伯
,

王秀奇庆都

伯
,

赫文兴祥符伯
,

万礼建安伯
,

黄廷永安伯
,

参军冯举人监军御史
,

藩令受封袭爵
,

惟潮

王辞不敢受
”

�
。

杨英的记载不仅在时间上有大误
,

而且略去 了周金汤
、

刘国柱
“

贵延平王

救印至
”

这一基本事实
,

改成周
、

刘两人
“

贵救印颁发勋爵
�

晋封藩主潮王
” 。

这样一来
,

郑成功受封潮王就完全被事实化 了
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
,

《海上见闻录 》与 《海纪辑要 》
、 《
先王实录

》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
。

阮吴锡作 《 见闻录 》 曾经参考过上述二书
,

并有择抄的痕迹�
。

但作者又是郑成功的同时代

人
,

曾当过储贤馆成员
。

阮吴锡不取 《辑要 》的前句
,

也不取 《 实录 》的记载
,

仅择
“

贵延平

王救 印至
,

晋封潮王
”

一句
,

显然不无缘故
,

由此益证 《海纪辑要 》和 《先王实录 》关于此

事的记载是不可信的
,

而 《海上见闻录 》较为客观
,

当时的实际情况是
� “

晋封潮王
”

的消

息与延平王救印一起被带到海上
,

而延平王是实授
,

潮王仅是议封
,

两者径渭分明
,

不可混

淆
。

郑成功受明封爵是郑氏研究的一个课题
。

本文着重考证了郑成功受封漳国公
、

延平王及

议封潮王等情况
,

目的在于尽可能弄清历史实际
,

以利于郑成功研究向纵深发展
。

但值得说

明的是
,

郑成功受封官爵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间题
,

南明史籍记载相当混乱
,

有时往往一个封

号而诸说并存
。

比如延平王
,

在当时及后来人的记载中几乎从永历三年到十二年间
,

每年都

有
,

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� 是否可以简单地说都是由传闻造成的� 显然需要认真检讨
。

本文

仅就已经较为清楚的问题进行了辨正
,

但相信在封爵过程中还有复杂的情况存在
。

因此希望

这项研究能引起重视
,

广方发掘资料
,

认真考辩清厘
,

以期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
。

注
� 即据此本

�

� 朱希祖文章原发表于 《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》第 � 惠安 稼王忠孝公全集》为清末王氏后人王 楚 书所

兰卷第一期
,

台湾文献丛刊《郑成功传》予以重刊
,

本文 �下转第�� 页 �



,

可见
,

耗散结构理论与协同学都投有否定事物发展的矛盾动因
,

而且 以系统论的观点对

自组织中的矛盾发展过程作出了更加具休的分析
,

把矛盾动因和自组织的发生与协同作用有

机地联系在一起
,

用以解释系统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
。

总之
,

系统论的发展突出地提出了系统的整体相互作用规律
,

它作为反映事物内在联系

和根据的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
,

它与矛盾学说相互渗透
、

相互

贫盆
,

在矛盾存在的基础
、

矛盾的决定作用
、

事物发展的矛盾动因等根本间题上丰富和深化

了矛盾举说
,

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
�

唯物辩证法必

将随粉系统思维与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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